
不少 青 工 思 想 技 术 滑坡 荣 辱观薏倒
金堆城钼 业公 司 一 些 车 间 主 任 呼 吁切

实加 强 青 工 的 思 想 教 育 和技 术培 训 工 作
本报 讯 金堆 城 钼 业公司冶 炼厂

五位 车 间 主任通 过 记者呼吁，现在相
当一 部 分 青 年 工人 的 荣辱 观 颠 倒 ，思
想技 术 滑 坡 的 现 象应 引 起 各方面 的 重
视。他们说 ：过去 青 年 人 都 希 望学一
门技术 ，提 起 工 作 以 能 干 活 、多 干活
为荣 誉 ，而 现在 却 视 此 为 傻 、为 耻。

　机 电 车 问 主 任 李 社 吕 说 ，过去 ，
工厂最 受人尊 敬 的 是有 技术 的 工 人 ，
青年 人 为 掌 握一 门 技 术 ，苦心 钻研 ，
虚心 请 教 ，晚上偷 着 学 ，星 期 天不 休
息。现在 就 完 全 不 同 了 ，不 管什么 工
作，你 分 配 给 这 部 分 青 年 人 ，他们 的
回答 基 本 是 “我 不 会 干 ”，丝 毫 没
有什 么 羞 愧 的 感 觉 。

在这 部 分 青 工 中 有 两 种 情 况，一
种是会 干 也能 干，就 是 怕 出 力 不 愿 意
干，便 借 口 不 会 干 ；另 一种情 况 是 真
正不 会 干，因 为 会 干就得 多 干 ，所 以
也就 不 学 着 干。厂 配 电室 有 9个 青
工，大都是 中 技毕 业 ，按 其 文 化 程
度，上 岗 三个 月 时 间 就 能 适 应 工
作，但现 在 干 了 两 年，中 间 还 专 门
培训 了一个 半月 ，至 今 仍 没 有 一 个
能单 独顶 岗 ，出 了 事 故 ，没 一 个 能

处理。3月 29日 ，配 电室跳 闸 ，
等了 半天 不 见通 电，车 间 主任 跑 了
去，问：“你们 怎 么 不 处理？”几
个青 工答：“不 会。”主任气愤地
说：“说 这 话 都 不 知 道 臊”。几个
青工 毫 无愧 色 地反 驳：“不会就 不
会，有 什 么 好 臊 的”。

造成 青 工 荣辱 观 颠 倒 的 原 因
是：第一 ，受 大气候 的影 啊，近 几
年讲 物 质 利 益多 ，讲理想 、精 神 文 明
少，青 工教 育 大 滑坡 。该厂这部分
青工 的 理 想 是 工作 轻 松 ，生 活 享、
受，挂在 嘴 L的 话是 ，吃 好 点穿好
点，把 工作 看 淡 点。第 二 ，对 分 配
不公有 意 见，他们 认 为 有 技术 挣不
来钱 ，凭老老实 实 劳 动 也 挣 不 来
钱。配烧 车 间 有一个工 人干一个月
工资80元，现在在 家 属 区 摆 一个 台
球案 ，天 天 就 挣 10多 元 。第 三，大家
端的都是 铁 饭 碗 ，有无技术，干好
干坏 你 都得给 碗 饭 吃。象机 电 车 间
的贾 民 民，8级 焊 工 ，在 车 间 论技
术他最高 ，论 活他 干 的最 多，但每
月奖 金 比 不 好好 干 的 工人只 多 5块
钱。　本 报 记 者　翟 龙

澄城雪茄烟厂
头条新闻 大 赛

宝鸡县工商局 在治理整顿 中 敢碰难点热点

登门 为 企 业 职 工 排 忧 解 难
本报 讯

（ 通 讯 员　岐
山、杜 聿 鸿 ）
宝鸡 县 工 商 行
政管 理局 实 行
公开化工作 方
法，坚 持为 企

业排 忧解难 、为 深 化改革 服务 的
宗旨 ，克 服了 工 商 管 理中 “一管
就死，一放 就 乱”的 旧 模 式 ，市
场管 理井 然 有 序 ，城 乡 经 济繁 荣
发展 。

宝鸡 县 是 陕 两 省 关中西 部 经
济较 发 达 的 县 ，近 几年 来 市 场经
济迅 猛 发 展。面 对 新 形 势 ，这 个
局从 思 想 上 坚 决摒 弃 过 去市 场管
理中 单 纯 “卡”的 模 式 ，按照 中
央治 理 整 顿 的 方 针，凡对活 跃 城
乡经济 有 利 、对 稳 定 人 心有益的
经济 活 动 就 坚 决 支 持 ，大力 扶
植。部 属 某 大型 企 业一 度 生 产 经
营门 路 窄 ，亏 损 几 百 万 元。工 厂
为扭 转 危局 ，提 出 划 小 核 算 单
位，由 基 层 直 接 对 外 经 营 的 设
想。县 工 商局 闻 讯后，由 局 长 带
队，两 次去这 家 工 广考 察 ，帮 助 他
们完 善 制 度 。理 顺 机 制 ，在 基 本 条
件具 备 后 ，及 时核 准 五个基 层 单
位对外经营 ，使 这家 企 业 很快 扭
转亏 损 ，去年年 底一跃 盈 利 800
万元 。

宝鸡 县 工 商 管 理局 还 打 破 神

密化 工 作方法，把 公开化作为 必
须推 行 的 制 度。他 们 针 对群众反
映办营业执照 难 这 个 问 题，从去
年下半 年 以 来 采 用 到企业对话 ，
解答 问 题 等 形式 ，宣 传 国 家 治 理
整顿 方 针，公告 工 商 行 政管 理 的
法规 、办事 程 序 和 办 执 照 的 日
期，对 企 业 和 职 工 的 难 处 ，尽 力
帮助 解 决。宝 鸡市 印 染 厂 优 化组
合后 有60多 名 富余 人 员 ，正 当 工
厂为 如 何 安 排 这 批职 工 发 愁 时 ，
县工 商 局 两 位 副 局 长 来 这 家 厂 与
职工 对 话，听取 群 众 要 求 ，并 及
时按这 些 职 工 意 愿 ，核 发 了 对 外
营业 的 理发 、办 招 待 所 等 三 个营
业执照 ，支 持 他 们 开 办 第 三 产
业，为 这批 职 工 解 了 燃 眉 之 急 。

这个县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一手
抓支持 企 业 发 展 经济 ，一手 对
全县28个集市 贸 易 市 场 全面予
以整 顿。他 们 通 过 创 建 文 明 市
场等 形式 ，表 彰好 的 ，帮 助 差 的，
打击 坏 的 ，共 帮助 两 千多 户 工

商企 业 及个 体 经 营 者 完 善 规 章
制度 ，提 高 经 营 水 平 ，树立 为 消
费者 负 责 的 思 想。对 屡 教 不 改
的害 群 之 马，他 们 坚 决予 以 打
击。工厂集 聚 区 的 李 家 崖 集 贸
市场有 个坐 地 虎 ，他 仗 势 欺行
霸市 ，附 近 职 工 叫 他 “高 衙
内”。这个局 冲 破 种 种 阻 力 ，
坚决 拔 掉 这 个坐 地 虎 ，为 四 方
群众 除 了 一 害 ，受 到人 们 称 赞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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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 讯　咸 阳 市 科
委主任 、高 级工程 师 吕
存祥 ，利 用 业余时间 ，
集累 资 料 、钻 研 分 析 ，
经过五年 功 夫，写 成 了

《 孙 子 兵法 与 企 业经营
谋略 》书 稿 。

吕存祥 1963年 从陕
西师 范大学 毕 业。84年
5 月 他 到 咸 阳市 科 委任
职以 后，经 常 到 企 业 调
查，偶 尔 发 现 ，企 业经
营和 用 兵 打仗 有 许 多 相
通之处 。为 了 从 中 找 出
规律，揭 示 企 业 兴 衰成
败的 道 理 ，吕 存 祥 日 积

月累 ，搜 集 了 中 国 古代
各兵 家兵 书 ，中 外古代
名臣 名 将 谋 略，中 外企
业经 营 名 家 成 畋 、经 验
和现代小人物经 营 成功
的秘 诀 等有 关 方面近 一
千万字 的 资料，经 过 细
致分 析。分类 对 比，融
兵家 和 企 业 家 的 智 慧为
一体，写 成 了 一 部 近10
万字 的 书 稿。这本书 ，
共分 13篇，51个小段 ，
书中 有孙 子 兵 法 的 原
文、注 释 和 企业经 营谋
略实 践 分 析，每 段 独
立成 章。其 中 《豆花状
元》、《蜂 巢原 理 》和
《 三只 老母 鸡 与 一 台 收
音机 》等 章 篇 写 得通俗
生动，哲 理 深 刻。最
近，这 本书 稿 已 交 出版
部门 正 式 出 版

（ 朱 述 成）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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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月 18日 以

来，西 安 市 极 少
数不 法 分 子 借 大
专院 校 学 生 上 街
悼念 胡 耀 邦 同 志

之机 ，围 攻 、冲 击 省 政 府 大院 ，
肆无 忌 惮 地 打 砸 抢 烧 。据 有 关 部
门提 供 的 情 况 ，有 130名 值 班 的
武警 和 公 安 人 员 被 打 伤 ，烧 毁 汽
车13辆 、房 屋20间 。

极少 数 不 法 之 徒 的 打 砸 抢 烧
的行 径 激 起 广 大 群 众 的 强 烈 义愤。

4 月 24日 ，西 安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的

学生 来 到 省 高 级 法 院 和省 检 察 院，
目睹 了 歹 徒 们 打 砸 抢 烧 留 下 的

罪证 ，愤 慨 地说：“必 须 依 法 严
惩犯 罪 分 子 ！”一 位50多 岁 的 市
容监 督 员 一 边 清 理 着 天 天 服 装 店
的玻 璃 碎 片 ，一 边 与 行 人 议 论 着
这家 商 店 的 遭 遇。“我 们 的 损 失
在20万 先 以 上”，该 商 店 副 经 理
林绪 光 指 着 遍 地 狼藉 的 惨 状 痛 苦
地说：“铝 合 金 柜 台 和 茶 色 玻 璃
橱被 砸 烂 ，暴 徒 们 还 把 店 里 的 货
物抢 劫 一 空 。我 们 的 一 个 值 班 员
被砸 了 两 砖 。对 那 些 打 砸 抢 分 子
必须 严 加 惩 处 ！”

图为 被 歹 徒 点 燃 的 汽 车 。
柳影 宗 义 摄 影 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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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路 二 十 局 建 工 处 最 近
使出 新 招 ，党 政 工 团 一 起 成
立了 一 个 专 业 牢 骚 搜 集 队 ，
下到 段 队 班 组 ，一 边 搜 集 牢
骚，一 边 做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，
一边 解 决 具 体 问 题 ，竟 收 到

意想 不 到 的 效 果 。
固然 ，我们 不 提 倡 发 牢

骚，但 牢 骚 却 往 往 在 一 定 程
度上 反 映 了 民 情 民 意 。社 会
上有 这 样 一 个 牢 骚：“有 权
的要 啥 有 啥 ，有 钱 的 想 买 啥
就买 啥，没 权 没 钱 的 想 说啥
就说 啥。”事 实 不 也 是 如
此，能 说 是 群 众 无 根 据 的 渲
泄？官 倒 在 社 会 上 门 道 最 广 ，
危害 最 大 。官 倒 是 什 么 ？还
不是 权 倒 。大 小 有 权 的 谁 头
痛家 里 的 二 亩 地 没 有 化 肥

用？西 安 市 住 房 出 了 名 的 紧 ，但 有 几
个县 团 级 以 上 的 干 部 租 民 房 住 ？你 到
西安 竹 笆 市 走 一 趟 ，五 千 元 买 一 套 进
口家 具 的 那 一 个 不 是 腰 缠 万 贯 的 个 体
户？现 在 用 钱 买 一 个 户 口 ，买 一 桩 官
司的 不 也 有 ？十 几 年 前 谁 敢 张 口 发 句
牢骚 .，文 革 时 你 敢 想 说 啥 就 说 啥 ？

牢骚 多 的 原 因 有 二 ，一 是 社 会 问
题多 ，二 是 上下 言 路 不 畅 通 。要 消 除
牢骚 唯 一 的 办 法 就 是 解 决 社 会 问 题，
而解 决 社 会 问 题 的 关 键 又 是 克 服 官
僚主 义，但 克 服 官 僚 主 义 又 谈 何 容

易。近 闻 某 一 个 铁路 部 门 针
对一 句 牢 骚 召 开 了 一 个 会
议，这 个 牢 骚 是 ：“局
长两 头 平 （小 卧 车 ），处 长
帆布 蓬 （北 京 吉 普 ），段 长
一三 零 （一三 零 客 贷 两 用
车），队 长 崩 崩 崩 （小 翻 斗
车），工 人 背 后 喊 蛀 虫。”
局长 说：“现 在 大 小 领 导 抬
脚动 步 都 是 小 车 ，没 有 小 车
就不 下 基 层 ，群 众 对 此 意 见
很大 ，咱 们 能 不 能 订 个 制
度，各 级 领 导 下 基 层 不 坐 或
少坐 小 车。”结 果 却 遭 到 多
数领 导 的 反 对 ，理 由 是 ：“为
一句 牢 骚 召 开 这 样 的 会 是 小
题大 做 ，我 们 的 工 作 不 能 技
一两 句 牢 骚 所 左 右 。坐 不 坐
小车 是 形 式 ，坐 小 车 办 事
如果 能 节 约 时 间 ，提 高 工 作
效率 有 什 么 不 好。”

反对 官 僚 主 义 我 们 喊 了
几十 年 ，但 收 效 甚 微 ，它 难
就难 在 这 是 在 大 小 有 权 力
者头 上 做 手 术 。要 克 服 官
僚主 义 ，目 前，首 先 是 要 动
真格 的 ，
其次 就 是

要在 制 度
上解 决 问

题。翟 龙

通讯   西 北 第 二 合 成 药 厂 特 约
“ 破 烂 修 理 王 ”

——记 铁一 局 五 处 电 工 朱光春

在铁一局 五处 ，有位
出名 的 “破 烂修理王”叫
朱光 春。四 年 来 ，他 利 用
业余 时 间 修 复 电 机 上 百
台，收 录 机 、电 视 机 等 家
用电 器 上 千 台 ，改 变 了 厂
里大量 废 旧 电 器 长 期 堆 积

的“破 烂王国 ”的 状 况 。
一九 八 四 年 朱 光 春

由工 程 队 调 段 修 配 所 当
电工 后 ，看 到棚 下一堆
电器 破 烂 长 期 废弃，感
到可 惜。问 人 才知，这
些坏 了 的 电 器 听 里无 法 修，送 到外 边 修 理 费 用 太
高不 合 算，于 是，这 里 的 废 旧 电 器 越 堆 越高，成
了“破 烂王 国”。难 道 就 这样 永远堆下去 吗？强
烈的 主 人 翁 责 任 感 促使他 决心 自 学 电 器 维 修 技
术，消 灭 “破 烂 王 国”。

“ 隔 行如 隔 山”。可 是，再难，也难 不 倒 有
志者。朱 光春 象棋不 下 了 ，电 视不 看 了 ，自 费 买
来了 电 器方面 的 书 “啃”了 起来。三伏 数九，别
人都休息 了，他还挑灯夜读。春去秋来，他终 于

掌握 了 电 动 机 、电 风扇 、电 冰箱 维 修 的 理 论 知
识。他 独 自 摸 索 修 理，慢 慢 的 “破 烂 王 国 ”的 面
积缩 小 了 ，消 失了 。
　一 次，处 里 几 台 深 井 泵 电机 坏 了 ，因 为 难

修，送 到 北 京去 修。可 京 城一些修 理 部 嫌 体 积
大，没有专 用 设 备而 不 愿修。“外面 不 收，我 来
修。”朱 光 春 揽 了 这 几个 “大刺 猬”。许多 朋 友
担心 ，徒 弟 也 埋 怨，都不 让揽那 些 “刺 猬 活 ”，免

得吃 力 不 讨好。但 朱 光
春毫 不 动 摇，他 上 班 忙
本职，业 余 加 班 干。为
了赶 时 间 ，经 常 啃 个冷
馒头 或 吃 些 剩 米 饭 就 算

一顿 饭。就 这 样，他 克服重 重 困 难，经 过 绕 绕 、
刷漆 、烘烤，第一 台40瓩 的 深 井 泵 电机修好 了 。
尽管 朱 光 春手 臂 被 钢 丝 扎得伤 痕 累 累，但成 功 给
了他很 大 鼓 舞。据统 计从1985年 起，他 先后 修 复
了大小 115台 电机 ，为 国 家 节约 了 两 万多 元，并
赢得 了 “修理破 烂王 ”的 美誉。有人 不 理 解，问 他
图了 啥？老朱说：“企业 兴 衰，人 人有 责，我 总
不能看 着 国 家 的 东西 白 白浪 费 掉 吧！”

（ 吕 志 勤 ）⑯


